
常说美人配英雄，纵观《三国演义》，女性角色篇幅虽然远不及男性，但孙尚香、貂蝉等人，
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其中的孙尚香，她本作为历史中的政治牺牲品，但在文学创作者
的笔下，其形象却逐渐丰富起来，并且不限于小说，更被不少戏曲创作者重视，持续挖掘人物
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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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里的烈女演义里的烈女

在《三国演义》中，孙尚香是刘备的妻子，也是孙权
的妹妹。赤壁之战前，曹操势大，刘备、孙权两方势力
结成同盟。赤壁之战后，曹操溃败，刘备抢先一步夺取
了荆州区域的南郡、襄阳两座重要城池。但在孙权集
团眼中，曹操原本只冲刘备而来，孙权救了刘备，荆州
的所有城池应当归东吴的孙权集团。孙权派鲁肃前往
讨要荆州，刘备集团屡次敷衍以对。

为夺得荆州，孙权麾下的周瑜想了一个计谋，将孙
权的妹妹嫁给刘备，说服刘备来东吴，再扣押刘备，用
他来交换荆州。被当作阴谋重要一环的孙权妹妹，正
是孙尚香。确切地说，孙尚香是后来戏曲创作者为了
使其名字更动听，重新创作的称谓，《三国演义》只以吴
主的妹妹或者“孙夫人”来称呼，并无“孙尚香”之名。

但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周瑜的预期。孙尚香
的母亲吴国太对女儿的幸福很看重，不愿女儿成为政
治牺牲品，只想考验刘备是否适合做女婿。最终，吴
国太认可了刘备，还阻止孙权等人扣押和伤害刘备。
而嫁给刘备的孙尚香，也倾心刘备，屡次救他于危险
之中。

后来，孙权集团以吴国太病重为借口，让孙尚香带
着刘备的儿子阿斗回东吴，想以阿斗为人质威胁刘
备。赵云和张飞及时夺回了阿斗，但孙尚香却回了东
吴。此后，孙尚香再也没有和刘备见过面。直至听说
刘备亡于沙场，孙尚香大哭，也在东吴“投江而死”。

创作者还难得为这位女性角色写了一首赞美诗，
“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
在,犹著千秋烈女名”，为读者留下了烈女的形象。

历史中的牺牲品历史中的牺牲品

真实的孙尚香，又是什么面貌呢？首先可惜的是，
出于时代原因，相关史书对孙尚香，以及更多女性形象
的记录，少之又少，我们只能大致揣测其异同。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孙尚香“才捷刚猛，
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这与《三国
演义》的描述一致，刘备和孙尚香入洞房的时候，刘备
见到“侍婢皆佩剑悬刀”，吓得“魂不附体”。由此可见
孙尚香颇有其兄长孙策之风，勇猛尚武。

除了性情的书写存在相似之处，其余地方则大有
出入。史书中的孙尚香，是一个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当刘备成为荆州牧后，孙权畏惧刘备的势力，“进妹固
好”，将妹妹许配给他以巩固双方的联盟关系。史书
丝毫没有提及母亲对女儿的关照，也未见对孙尚香的
同情。

至于刘备和孙尚香的深厚感情，也来自创作者的
虚构。史书中，面对尚武的孙尚香，刘备每次见她，都
感到不安。诸葛亮更是称刘备“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
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可见刘备和孙尚香的感情并
不愉快。因此后来孙夫人带阿斗回东吴，也并非不小
心，而确实对刘备集团存有敌意。

孙尚香回东吴后，相关的记录戛然而止。即使她
曾经作为人质，为东吴争取过片刻的利益，但最后东吴
的史书，并没有过多描述这一个女性的命运。相比史
书，《三国演义》将一个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性形象，改
编为从政治牺牲品到倾心刘备，并屡次为之着想，最后
不惜跳江殉情的烈女形象。创作者基于旧时代的认
知，为读者带来了一个爱情悲剧，也让人物在一定程度
上更具有人情味。

被轻视的真实风采被轻视的真实风采

不过，《三国演义》一书的总体矛盾还是围绕不同
势力之间的争霸，刻画来自不同势力的主要男性英雄，
因此许多女性形象都为此而服务，失去了更多人物表
达的空间，或成为计谋的工具人，或用来衬托男性英雄
人物。

除了孙尚香，较为著名的貂蝉，在情节上也仅仅发
挥了离间董卓和吕布的作用。她最后跟随吕布，但吕
布战败身死，《三国演义》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的结局，对
之用完则弃。对于孙尚香，《三国演义》尚且写了一首
诗来赞美她的忠烈。

《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对刘备集
团不吝啬赞美之词，但这些褒义的描写，恰恰反映了创
作者对女性的轻视。譬如刘备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
衣服”。孙尚香虽然为刘备殉情，但《三国演义》并没有
表现刘备对孙尚香的情谊。孙尚香的单方面追随，只
能用来衬托刘备的个人魅力。不仅仅是孙尚香，刘备
对伴侣的情感表达都是缺失的。刘备屡次在逃跑中弄
丢了妻子和孩子，并且没有强烈的悲痛之情。当手下
将领为其妻女承受生命危险后，他也只会为将领担忧，
其中不乏有“红颜祸水”的陈旧观念。

纵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书中所有关于女性的情
节都不值一提，《三国演义》还是刻画了女性形象的动
机，赋予其创作者所推崇的道德品质。譬如貂蝉听从
王允，是为了报答王允的培养之恩，想为其解忧；孙尚
香投江，是为了夫妻之情，不愿独活。虽然其价值观有
依附于他者的落后特征，但胜过单一的工具人形象。
其实书中的将领谋士，又何尝不是依附于领袖；书中的
领袖，又何尝不是依附于所谓的王图霸业呢？谋士和
领袖，领袖和霸业，有时候同样有着一种超越生死的单
方面亲密关系。

况且，许多女性角色的情节大有可挖掘的空间。
貂蝉在董卓、吕布之间的斗智斗勇，孙尚香面对东吴将
领追赶自己夫君时候的临危不乱，都体现了女性形象
的个人才能和机智勇敢。若在此处重点着墨刻画，其
女性角色未免不是魅力十足，令人倾倒。

如今，在戏曲中，孙尚香的形象也不断丰富。首
次演出于2017年的原创新编历史京剧《孙尚香》，挖
掘孙尚香的内心世界，重点表现其勇敢追寻爱情的自
主精神，以及在兄长孙权和夫君刘备面前对战争的大
力痛斥。

这种尝试无疑让原本的故事更有活力，让女性形
象也更具有新时代的独立性和进步性。《三国演义》的
故事不会失传，即使它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有诸多不
足之处，但其中的情节无法完全隐藏女性角色的才华
和个性，有着值得创作者去演绎的广阔空间。

“我要在一山沟的鸡鸣声里，再睡一觉。布
谷鸟、雀子、邻家往小河对岸的大声喊叫，都吵
不醒。满山坡“喳喳”疯长的红豆草、野油菜、麦
苗和葵花吵不醒。”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为
我们现代人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图，他笔下的
村庄充满了宁静和诗意，让人忘记尘世的喧嚣。

《大地上的家乡》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
村哲学家”刘亮程创作的一部散文集。全书共
分为三章，分别为:菜籽沟早晨、大地上的家乡、
长成一棵大槐树。作者以深情的笔触和独特的
视角，展现了对家乡的深切关怀和思考，让读者
感受到了自然万物的美妙和生命的意义。文字
真挚，情感细腻，流露出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深眷
恋。

刘亮程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新疆菜籽
沟村的耕读生活。在虫鸣鸟叫声中醒来，和时
间对话，与星辰共勉。在他眼中岁月悠长，万物
有灵，无论是树上开会的乌鸦，月光下摇曳的树
影，还是木垒书院里的黑猫、白鹅和不惧人的麻
雀都被他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散发出温暖和
智慧的光。如在《鸽子》一文中他写道:“我们一
家人坐在锅头边的案子上吃饭时，它落下来，小
心地朝饭桌旁走来，走两步，偏着头望一阵，又
走几步，仿佛它认识我们中的谁，前来打招呼。”
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画
面。刘亮程对乡村生活的描写，融入了自己对

乡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从而使他笔
下的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充满
诗意和哲理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们
用双手耕耘着土地，用心灵感受自然，用智慧创
造生活。

刘亮程的作品没有雄浑大气的时代背景。
他作品里生活着一群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乡野
小民。如挖坑的老八，做棺材的赵木匠，年轻的
铲车司机。他们只关心生计和目光所及的实
物，视野之外，无论如何精彩，和他们无关。作
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他们，但他们的形象却
深入人心。如在《挖坑捉雁》一文中，对于捉雁
人的刻画，并没有浓墨重彩，却在字里行间别样
传神，把捉雁人的落寞和怅然刻画得淋漓尽
致。这些鲜活的人物置身于这个静谧的原始村
庄，他们身上有着乡野上“坚守者”的倔强和质
朴。

在《大地上的家乡》一书中，刘亮程对生命、
死亡的理解，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真谛。我们都是
宇宙中渺小普通的存在，面对衰老死亡无需恐
惧。当我们领悟了万物的规律便能坦然面对自
己的终结。在《大地上的家乡》一文中他写道:

“我在自己逐渐变得昏花的眼睛中，看到身边树
叶在老，屋檐的雨滴在老，虫子在老，天上的云朵
在老，刮过山谷的风声也显出苍老，这是与万物
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既然衰老和死亡是
生命的必然，我们就应该接受和面对它，保持内
心的坦然。

家乡是每个人的根。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人
口的流动和变迁，家乡成了记忆和符号。在刘
亮程看来，我们注定是要失去家乡的人。当以
前的村庄不能再回去，家乡只是破碎地残存于
大地上那些像家乡的地方。每个人的家乡都在
累累尘埃中，需要我们去找寻认领。它是我们
的精神归宿。在《大地的家乡》一文中他深情地
写道:“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年轻时，
或许父母就是家乡。当他们归入祖先的厚土，
我便成了自己和子孙的家乡。每个人都会接受
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他
的作品唤醒了现代人对家乡的重新审视。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刘亮程的文字如诗，
让人心灵得到洗礼，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刘亮程的著作《大地上
的家乡》让人找到了心灵的净土。心安即是归
处，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慰藉，让自己
疲惫的灵魂在内心构建的家乡中得到释放。

心安即归处
——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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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种独属故
乡和亲情的食物味道，能在漫长的岁月
里逐渐深入血脉骨髓，引领着漂泊无定
的灵魂找到来处与归途。于张爱玲，它
是上海初夏时分的一盘炒苋菜，清鲜诱
人；于池莉，它是武汉市井烟火中的一碗
热干面，浓郁喷香；于洪爱珠，它是台北
芦洲本地的粥粉面饭与家常小菜，暖胃
暖心，清淡且熨帖。

洪爱珠在《老派少女购物路线》一
书里，借自幼习惯的饮食之道，追寻着
祖孙三代之间起承转合的舌尖记忆。
叠印母亲和外婆的脚步，她在芦洲安静
的老城区内发掘出一条老派购物路
线。无论水产肉类，还是果蔬香料，抑
或蜜饯糕饼，这条购物路线是一个老式
家庭日常饮食的本味源头，不仅藏着让
味蕾和胃口一齐雀跃的关窍，更藏着一
种温情脉脉的女性力量，给人以十足的
安全感和松弛感。

囿于旧时代对女性的苛刻限制，外
婆的才华只能向厨房倾泻，即便如此，她
依旧在方寸间开辟出了全新的境界。作
为麻利能干的“头家娘”，外婆帮着经营
外销生意的外公料理连员工、家人在内
百余人的吃食，有条不紊，一丝不乱。上
至烹调手艺，下至采购门路，外婆几十年
如一日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受此熏陶，
儿时的洪爱珠常与外婆一起去老市集挑

选食材，即使饱受拥挤嘈杂，也乐此不
疲。

虑及健康，平时家中对老人小孩的
零食颇有限制，只有这祖孙一同外出的
时刻，才能稍作“放风”。购物之余，外婆
携她到“龙凤堂”饼铺买传统点心，去涌
莲寺外的小铺上吃切仔面、米苔目。米
苔目是一种以籼米为原料的米粉，白胖、
细腻、莹润，甜咸皆宜。或是用油葱虾米
清汤煮就，或是加以绿豆沙、碎冰和糖浆
做成冷饮，米苔目淡淡的香气萦绕在无
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中，成为难以忘怀的
温馨记忆。她深深喟叹，即便外婆已故
去多年，但市集老铺如今都在，每每重游
旧地，便不觉岁月残酷。

有人说，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
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然而，那一段独
属于母女之间的厨房记忆鲜活滚烫，足
以熨平这潮湿带给心灵的褶皱。母亲病
笃，她学着上一代的手艺，复刻出朴素的
老式美食，用人间烟火气冲淡这一场漫
长告别的悲痛。“以后长路走远，恐怕前
后无人，把一道家常菜反复练熟，随身携
带，是自保的手段。”新鲜润饼皮裹炒制
的春蔬炸成春卷，清脆作响；粥里加红黄
两色的切块地瓜，温润鲜亮；腌冬瓜剁碎
后混着绞肉清蒸，咸鲜可口；还有卤肉，
色泽红亮，酥软入味。熟悉的食物如同
温暖的松明火把，母亲离去前点燃了它
们，为走在茫茫长夜里的女儿照亮回家
的路。

这种安抚人心的力量不仅仅局限于
血缘，老派饮食背后，更是女性之间的惺
惺相惜。母亲病时，难得发心重修厨
房。女儿好友的妈妈是资深室内设计
师，以妇女对妇女的会意，设计了兼具美
观和大量收纳的新厨房，一朝完工，看得
母亲眼底生光。母亲去后，女儿再逛老
市集买三牲，卖鸡的阿嬷握着她细瘦的
手臂，絮絮叮嘱等祭祀完成后把整鸡拿
回，她会帮忙剁好。女性间的温暖互助
往往以日常烟火为介，紧密联结。这是
一种坚韧的力量，在无数个她们之间流
淌，滋养着一代代成长的女儿们。

旖旎“食”光，女性力量
——读《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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